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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秦简中的“作功上”与秦王朝大兴土木 

——兼论《诗·豳风·七月》“上入执宫功”句义 

杨振红
1
 

【摘 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2132+1998 简是一条涉及官徒劳役分配的法令,它规定地方除留下必要的官

徒外,其余官徒必须全部输作宫司空等中央营造机构,“作功上”。“功”“上”的用法与《诗·豳风·七月》“上

入执宫功”相同。功通攻,指葺治、营建。上,指上京、上都。两句均指上京服宫廷的力役。2132+1998 简法令出台

的背景是秦始皇统一后至秦二世时期大肆营建宫室和郦山墓等土木工程。 

【关键词】：岳麓秦简 作功上 《七月》 上入执宫功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本文简称“岳麓秦简肆”)[1]第一组简有一条法令(2132+1998 简),涉及官徒劳役分配规定。其中

有“作功上”三字,对简文的理解至为关键。本文拟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资料,尝试对三字的含义及此条法令出台的历史背

景进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2132+1998 简的文义 

为了便于讨论,先将简文迻录于下,并对简文中其他内容进行初步解读: 

空[一]及入仆、养、老,它官徒输宫司空、泰匠、左司空、右司空者,皆作功[二]上。[三]及毋得从亲它县 2132 道官,从亲

它县道官者[四]黥为城旦舂,吏听者[五]与同罪。1998[1] 

这两枚简形制完整,从内容及字迹来看,整理者将其编联为一条法令应当没有太大问题。作为一条法令,这两枚简的内容显然

不完整,前面应还有简与其连缀。从内容或可推测,“空”前面的字应为“司”字。 

整理者对简文的释读有可商之处:[一]此处或可断读。[二]此处整理者以逗号断开,似不宜断,详见后文。[三]此处整理者作

逗号,似以句号为宜。[四]整理者释文作“及毋得从亲它县道官者,从亲它县道官黥为城旦舂”。按:“者”字误,当释在第二个

“从亲它县道官”后。[五]此处整理者以逗号断开,似不宜断。上录简文是笔者修改后的释文。 

关于简文的内容,“它官徒”应相对前文的“……空入仆、养、老”而言,指其他官府刑徒。“仆”,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

种·金布律》整理小组注释:“《史记·齐世家》集解引贾逵云:‘御也。’即赶车的人。”[2]《说文》菐部:“仆,给事者。从人

菐。菐亦声。”段玉裁注:“《周礼》注曰:‘仆,侍御于尊者之名。’然则大仆、戎仆以及《易》之童仆、《诗》之臣仆、《左传》

人有十等、仆第九、台第十皆是……”段注“从人菐”:“人之供烦辱者也。”[3]因此,“仆”应泛指服侍尊者的人,服侍的内容

包括各种杂役,也包括驾车。《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所出《田律》1277+1401 简可以佐证: 

·令曰:诸乘传、乘马、倳(使)马倳(使)及覆狱行县官,留过十日者,皆勿食县官,以其传禀米,叚(假)鬵甗炊之,其 1663【有】

走、仆、司御偕者,令自炊。其毋(无)走、仆、司御者,县官叚(假)人为炊而皆勿给薪采。它如前令。·内史仓曹令 258/1779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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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卌六 1913[4] 

整理者注释:“司御,负责驾驭马车者。”
[4]
既然司御是专职驾驭马车者,可反证仆不是专职赶车的人。养,睡虎地秦简《秦律

十八种·金布律》整理者注释:“做饭的人,《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注:‘炊烹者曰养。’”[2]“老”,岳麓秦简肆整理者注释:“吏

的家仆。”[1]按:《仪礼·士昏礼》:“主人降,授老雁。”郑玄注:“老,群吏之尊者。”[5]《仪礼·聘礼》:“大夫降,出。宾降,

授老币。出迎大夫。”郑玄注:“老,家臣也。”[5]“老”,应是官府中负责各种杂务和仆、养等官徒的总管。同出岳麓秦简中有

若干关于任用仆、养等的规定,例如: 

·仓律曰:毋以隶妾为吏仆、养、官【守】府。(1)∟隶臣少,不足以给仆、养,以居赀责(债)给之;及且令以隶妾为吏仆、1370

养、官守府,有隶臣,辄伐〈代〉之。
(1)
∟仓厨守府如故。1382

[1]
 

·令曰:毋以隶妾及女子居赀赎者为吏仆、养、老、守府,及毋敢以女子为葆(保)庸,令炊养官府、寺舍,不从令,1670赀二甲,

废。丞、令、令史、官啬夫弗得,赀二甲。·内史仓曹令弟(第)乙六 1780[4] 

据上简可知,一般不允许隶妾及女子居赀赎债者担任吏的仆、养、老、官守府等职,这应是为了避免吏与她们发生性关系。

也不允许女子做葆庸。仆、养、葆庸等一般由隶臣担任;隶臣不足,以居赀赎债的男子担任;再不足,可暂时以隶妾充任,但一旦有

隶臣,就要马上将其换掉。让隶妾等女子在官府、寺舍担任炊养。官府、吏应首先留下足够的官徒担任仆、养、老等职,其余的

官徒就是“它官徒”。 

“输”,整理者未出注。输的本义是运输、输送,这里当指输作。《汉书·黥布传》:“及壮,坐法黥……布以论输骊山”。颜

师古注:“有罪论决,而输作于骊山。”[6]《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

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李贤注:“不输作也。”[7]输作是在“论决”即判决后服刑的一种方式。 

宫司空、泰匠、左司空、右司空,为“它官徒”所输作之处,虽然对于上述四官府所属尚不十分清楚,但可以确定它们均应为

秦中央四官府名[1][8]。众所周知,司空主管水利、土木工程,兼管徒隶。《史记·五帝本纪》和《宋微子世家》司马骃《集解》引

马融注:“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司空,掌营城郭,主空土以居民。”[9]《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宗正属官“都司空”下颜师

古注:“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贾谊曰‘输之司空,编之徒官’。”[6]《汉书·陈万年传附子咸》:陈咸任南阳太守,“所

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以律程作司空,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钛,衣服不如法,辄加罪笞”。颜

师古注:“司空,主行役之官。”[6]泰匠的“泰”可通“大”。《吕氏春秋·审分览》:“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

訾功丈而知人数矣。”[10]汉代有将作大匠,《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

年更名将作大匠。”
[6]
由此可知,秦的泰匠也是负责营造宫室、器物的机构,故也兼管施工的徒隶。宫司空、泰匠、左司空、右司

空的性质决定了“它官徒”输作四官府顺理成章。 

“从亲”及“及毋得从亲它县道官”的含义也是此条法令理解的难点。从“黥为城旦舂”的判罚来看,不可能指官徒,而是

指负责分配官徒劳役事宜的官吏。“从亲”两字,整理者未出注。《说文》从部:“从,随行也。”
[3]
《尔雅·释诂》:“遹、遵、

率、循、由、从,自也。”郭璞注:“自犹从也。”郝懿行疏:“《说文》云:‘自,始也。’又云:‘鼻也。’鼻亦始也。人生从

鼻始,百体由之,故借为自此至彼之义。”
[11]
传世文献中屡见“从亲”一词。如《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

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9]。《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语:“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司马贞

《索隐》:“谓六国之军共为合从相亲,独以秦为宾而共伐之。”[9]“从亲”,指合从相亲,即互相联合、追随,彼此亲善。此简中

的“从亲”也在此意义上使用。秦出台这一法令旨在杜绝地方县道之间互相勾结、结盟,以对抗中央。结合上下文,当具体指官

徒分配事宜。 

至此,我们大致可了解2132+1998简的文义。官府首先要满足仆、养、老等职务的需要,在留足足够的仆、养、老等后,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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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徒要全部输送到中央的宫司空、泰匠、左司空、右司空四个机构,“作功上”。不允许和其他县道勾结联盟,一切以中央为重,

若违背这一法令,将判为黥城旦舂,吏听者与同罪。 

二、“作功”解 

“作功”,整理者注释:“即作工,居作劳役的意思。《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贡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十笥,方

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上”,整理者注释:“上计。”[1] 

按:“功”通“攻”。《释名·释言语》:“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王先谦注:“王启原曰:周齐侯镈钟铭:‘肇敏于戎攻。’

此义当为‘功’而作‘攻’。秦峄山刻石:‘功战日作。’此义当为‘攻’而作‘功’。功、攻二字通。”
[12]
“攻”通“功”的

例子在岳麓秦简肆中有不少。如第二组 1245 简“新啬夫弗能任,免之,县以攻(功)令任除有秩吏∟”,第三组

0592+0523+0520+2148+0813+0805 简: 

□其不能者,皆免之。上攻(功)当守六百石以上,及五百石以下有当令者,亦免除。攻(功)劳皆令自占,自占不 0592 实,完为

城旦。以尺牒牒书,当免者人一牒,署当免状,各上,上攻(功)所执灋,执灋上其日,史以上牒丞 0523【相】、御史,御史免之,属、尉

佐、有秩吏,执灋免之,而上牒御史丞相∟,后上之恒与上攻(功)皆(偕)∟,狱史、令史、县 0520 官,恒令令史官吏各一人上攻(功)

劳吏员,会八月五日。上计最、志、群课、徒隶员簿,会十月望。同期,2148 一县用吏十人,小官一人,凡用令史三百八人,用吏三

百五十七人,上计最者,柀兼上志,群课、徒隶 0813 员簿。·议:独令史上计最、志、群课∟,用令史四百八十五人,而尽岁官吏∟

上攻(功)者 0805
[1]
 

上述简中的“攻”确如整理者所释,应通“功”。相反的例子即功通“攻”的例子,亦见于其他出土文献。如《孙膑兵法·威

王问》:“孙子曰:‘有。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张震泽按:“此语见《孙子·计篇》。功攻通,本篇下文即作攻。”[13]张

家山汉简《二年律令》62简:“盗五人以上相与功(攻)盗,为群盗。”整理者注释:“功,读如‘攻’。”[14] 

《说文》攴部:“攻,击也。从攴。工声。”[3]《说文》力部:“功,以劳定国也。从力。工声。”[3]《说文》对攻、功的解释

与今义同。但《周礼·冬官考工记·总叙》:“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段、桃。

攻皮之工,函、鲍、韦军、韦、裘。”郑玄注:“攻犹治也。”[15]《周礼·秋官司寇·柞氏》:“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凡攻木

者,掌其政令。”郑玄注:“除木有时。”[15]此外,《汉书·佞幸传·董贤》:“贤第新成,功坚,其外大门无故自坏,贤心恶之。”

颜师古注:“言尽功力而作之,极坚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坚牢。”[6]颜师古见到的《汉书》版本有两种写法,

一种即写作“攻”,颜注认为取“作治”之义,亦可通。由此可知,古代“攻”除了有打击(特别指军事打击)之义外,加工制作木、

金、皮以及砍伐草木林麓等工作也被称作“攻”。 

岳麓秦简肆中“它官徒”既然输作宫、左、右司空及泰匠等四个负责水利、土木工程的制作机构,显然是为了营造、制作事

宜。因此,“作功”的“功”字当通作“攻”,指攻治。事实上,传世文献中即有“作功”一词。《管子·乘马数》:“今至于其亡

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
[16]
马非百

注:“起即征发。”[17]岳麓秦简肆 2132 简中的“作功”当与《管子·乘马数》的“作功”义同,指兴作攻治之事,即兴建营造事

宜。 

三、“作功上”与《七月》“上入执宫功” 

《诗·豳风·七月》有一诗句涉及“上”及“宫功”。此段诗文如下: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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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谷。 

其中的“上入执宫功”与岳麓秦简肆 2132 简的“作功上”关系极为密切。但后人对先秦制度已不甚了了,故解释多歧。毛

传:“入为上,出为下。”郑玄笺:“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宫中之事矣。于是时,男之野功毕。”郑笺甚为简

略,“都邑之宅”与“宫中之事”的关系不明。孔颖达疏:十月谷物入仓,农事结束,故“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执治于宫中之事”。

“宫中所治,当是何事?即相谓云:昼日尔当往取茅草,夜中尔当作索绹,以待明年蚕用也。汝又当急其升上野庐之屋而脩治之,以

待耘耔之时所以止息。豳公又其始为民播种百谷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庐舍,美农人趍时也。”[18]孔颖达认为“执

宫功”指的就是“昼尔于茅”四句,田事结束后修缮庐舍。宋代范处义解释与孔疏不同:“场圃之地,春则锄为圃以毓菜茹,秋则

筑为场以纳禾稼。至孟冬则纳禾稼,皆毕矣,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各以其类廪而藏之。于是自相告语我稼既已俱入矣,当就役于公

矣,不俟号召,相率上入都邑,执宫室之功。此章言乐趋力役之时也。”
[19](2)

他认为此句指到公家服役,上入都邑,执宫室之功。董

逌也持此看法:“盖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过三日,其此谓乎?”[20](2)朱熹认为:“古者民受五亩之宅,二亩半为庐在田,春夏

居之;二亩半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是也。”[21]他倾向于

传统解释,认为此句是指葺治民在邑的二亩半宅,“功”就是宋代的“葺治之事”(3)[22]。但他也引用了董逌的说法,应是认为其说

不无道理。马瑞辰也赞同孔颖达的解释:“古者通谓民室为宫,因谓民室中事为宫事。”并说:“宋儒以‘宫公’为公室宫府之役,

误矣。”[23]但王先谦对“上入”指农夫回都邑之宅的说法提出质疑:“宫、室元可通训,入此室处,究不得为上也。笺云都邑之事,

农夫之室非都邑也。宋儒范氏董氏以为官府之役,是亦事所当有,于经义、传笺皆合,下文‘于茅’‘索绹’,乃又计及野庐之事,

所谓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今从之。”[24]认为“功”指官府之役,而“昼尔于茅”三句指的是官府之役结束后的私事。 

王先谦的质疑甚为有力。《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三国时陆凯事: 

初,(孙)晧始起宫,凯上表谏,不听,凯重表曰:“臣闻宫功当起,夙夜反侧,是以频烦上事,往往留中,不见省报,于邑叹息,企

想应罢。昨食时,被诏曰:‘君所谏,诚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宫殿不利,宜当避之,乃可以妨劳役,长坐不利宫乎?父之不安,

子亦何倚?’……今宫室之不利,但当克己复礼,笃汤、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忧宫之不安,灾之不销乎?陛下不务修德,而务

筑宫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贵,虽殷辛之瑶台,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丧身覆国,宗庙作墟乎?夫兴土功,高台榭,既致水旱,民又多

疾,其不疑也?为父长安,使子无倚,此乃子离于父,臣离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离,虽念克骨,茅茨不翦,复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

南宫,自谓过于阿房。故先朝大臣,以为宫室宜厚,备卫非常,大皇帝曰:‘逆虏游魂,当爱育百姓,何聊趣于不急?’然臣下恳恻,由

不获已,故裁调近郡,苟副众心,比当就功,犹豫三年。当此之时,寇钞慑威,不犯我境,师徒奔北,且西阻岷、汉,南州无事,尚犹冲

让,未肯筑宫,况陛下危侧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虑哉?愿陛下留意,臣不虚言。”[25] 

孙皓即位后,要营建新的皇宫,陆凯认为当时国家未安,不宜烦劳百姓,屡屡上表反对。由此可确定,陆凯所说的“宫功”就是

指营建皇宫的工程。此“宫功”与《七月》的“宫功”义同。“执”,从事之义。《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九曰闲民,无常

职,转移执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闲民,谓无事业者,转移为人执事,犹今佣赁也。”
[15]
执宫功,即从事建造修缮宫殿的工作。 

古代将国都称为“上京”或“上都”。《汉书·叙传上》载班固《幽通赋》:“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颜师古注

引张晏曰:“成帝时,班况女为倢伃,父子并在京师为朝臣也。”
[6]
《后汉书·刘陶列传》载:东汉末年,“寇贼方炽,(刘)陶忧致崩

乱”,上疏曰:“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果已攻河东,恐遂转更豕突上京。”[7]《后汉书·班彪列传附子班固》载班固《两都

赋》:“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寔用西迁,作我上都。”
[7]
故把去京城称作“上”。“入”,毛传已

经解释得很清楚:“上为入,出为下。”《汉书·朱博传》的下段文字是很好的例证:“时诸陵县属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

丞。后去官入京兆,历曹史列掾,出为督邮书掾,所部职办,郡中称之。”[6]到三辅之一的京兆去,称“入”;任地方郡的督邮书掾,

称“出”。 

因此,《七月》的“上入执宫功”是指十月农事结束、粮食入仓后,百姓才进京服修建宫室的劳役。国家在此时征发民役显

然是为了避免妨害农事。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岳麓秦简肆的《徭律》等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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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邑中事,传送委输,先 1257悉县官车牛及徒给之,其急不可留,乃兴(徭)如律;不先悉县官车牛徒,而兴黔首及其车牛以

发 1269(徭),力足以均而弗均,论之。1408[1] 

(徭)律曰:岁兴(徭)徒,人为三尺券一,书其厚焉。节(即)发(徭),乡啬夫必身与典以券行之。田时先行富 1241 有贤人,以闲

时行贫者,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情)。∟其当行而病及不存 1242……[1] 

·郡及关外黔首有欲入见亲、市中县[道],[毋]禁锢者殹(也),许之。入之,十二月复,到其县,毋后田。田时,县毋0325入殹

(也)。∟而澍不同,∟是吏不以田为事殹(也)。或者以澍穜时(徭)黔首而不顾其时,∟及令所谓春秋 0317 试射者,皆必以春秋闲

时殹(也)。今县或以黔首急耕、∟穜、治苗时,已乃试之,∟而亦曰春秋试射之 0318 令殹(也),此非明吏所以用黔首殹(也)。丞

相其以制明告郡县∟,及毋令吏J59 以苛(徭)夺黔首春夏时,令皆明焉。以为恒,不从令者,赀丞令、令史、尉、尉史、士 J58吏、

发弩各二甲。0717□□而八月或稙或穉,∟相去歁。今兹非有军殹(也),黔首之急春□0015[1] 

明确规定“急事不可留”才可以兴徭;“田时”即农忙季节,先征发“富有贤人”,“闲时”才可以征发“贫者”;官吏“徭

黔首”必须顾及时节,必以“闲时”。规定的目的显然是保护百姓不要因徭役荒废农事。 

岳麓秦简肆 2132 简征发官徒到宫司空等中央官府“作功上”,也符合当时保护农民农时的观念。里耶秦简 J1(16)5A 简记录

了秦始皇二十七年洞庭郡守向属县下达派发传送委输、兴徭的令,简文如下: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

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

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

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少而多兴者,辄劾

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泰守府嘉、谷、尉在所。县上书嘉、谷、尉,令人日夜牒行。它如律令。”(4) 

此简记载的秦令规定,如果有传送委输任务,必须先征发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等官徒,人数不够时,才可以征发黔首即

百姓[26]。岳麓秦简肆 2132 简就是关于输作官徒到中央宫司空等机构的法令规定。 

由于 2132 简的内容缺少诸如纪年等关键信息,因此无法确定法令出台的年代。但是岳麓秦简肆基本上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

后至秦二世统治时期颁布的法令。因此,此简的年代或也属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正是秦王朝举措最繁的时期,但从此简的内容

来看,仍输送大量官徒到京城进行土木工程等建设,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正相吻合。 

秦始皇至秦二世时期曾在京城大兴土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程:第一,营建骊山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从

即位起,就开始营建郦山墓,“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9]。第二,营建宫室。《秦始皇本纪》还载:“秦每破诸侯,写放

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9]张守节《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嵏、甘

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

遍也。”引《三辅旧事》:“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9]秦始皇二十七

年,“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
[9]
。三十五年,“始皇以为

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

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时“隐

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为求不死药,

又听从卢生的建议,“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9]。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元年四月,下诏“复作阿房

宫”[9]。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仍继续营建[9]。这样,秦始皇自统一战争时起至秦二世灭亡,共计建造皇宫关中三百、关外四百余,

仅咸阳旁二百里内就有宫观二百七十余所,尤以阿房宫最为壮观。以致项羽入咸阳,放火焚烧秦宫室,三月不熄[9]。(5)当时参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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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皇宫和骊山墓的主要是“隐宫徒刑者”,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两处记载来看,应常年保持在七十余万人。这应是 2132+1998

简法令出台的历史背景。 

(本文为杨振红、邹水杰主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读简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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